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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世界狂犬病日”，
这一致死率几乎达到百分之
百的传染性疾病，再度引发关
注。而就在几天之前，一度被
视为“首例被治愈”的一名外
籍狂犬病患者，在存活一个多
月后最终宣告不治，为今年的

“世界狂犬病日”宣传蒙上了
一层阴影。

如果单从统计数据来看，
尽管致死率极高，但狂犬病的

发病率正呈现下降趋势。在中
国，狂犬病发病病例已从2008
年的2466例下降到2016年的644
例。如此显著的进步，恰恰容
易让人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
居民被动物咬伤尤其是被狗
咬伤的情况，仍旧不容乐观。
从源头治理的角度来看，对犬
只的管理，特别是对养犬行为
的规范，仍然任重道远。

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每
年的“世界狂犬病日”都会掀
起相关知识的宣传高潮，着力
点集中于被犬只咬伤之后的
应急处理。目前国内狂犬病发
病率逐年下降，也正是得益于
人们对相关知识的了解，以及
疾控体系的完善。疾控体系作

用的发挥，建立在一个事实之
上，那就是每年我国仍有大量
的城乡居民被狗咬伤，相关的
数据也正来源于狂犬疫苗的
接种数字。就地方疾控部门披
露的数据来看，一些大中城市
每年都有数万人被狗咬伤，对
公共安全的威胁不容忽视。

正是因为疾控体系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狂犬病病发的
概率极低，被狗咬伤不被视作
什么大事了。从以往报道的事
例来看，很多人也抱有一种心
态，那就是“被狗咬没什么大
不了”，只要按程序接种疫苗
就行。而这种心态反映到人们
的行为上，不仅让一些狗主人
有底气不去严格遵守法定的

养犬规范，同时也很容易让城
市的管理者放松对犬只以及
养犬人的监管。于是，常态化
监管往往就变成了难得一见
的应急举措，只要不爆发疫情
或连续发生狗咬人的恶性事
件，能够依赖的也只有人们的

“自觉”了。
按照目前的医疗水平，由

于致死率极高，狂犬病备受关
注，随着医学的发展，狂犬病
也极有可能成为能够被治愈
的“小病”。如果说，死亡作为
被狗咬伤的一种可能性后果，
让很多养犬人不得不“自觉”
起来，一旦狂犬病能够被治愈
了，花费的代价也不高，会不
会让养犬规范沦为“空头文

件”，让“狗患”更趋严重呢？眼
下，尽管狂犬病几乎是不治之
症，不遵守养犬规范的大有人
在，对犬只以及养犬人的监管
都存在明显的不足，随着狂犬
病发病率的继续下降，又会出
现什么情况呢？

始终不能忽视的是，狂犬
病作为一种疾病，绝不仅仅关
乎医学的发展，它更是反映社
会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医疗
水平的提高以及疾控体系的
进步，发挥的只是兜底的作
用，尽可能地减轻狗咬人的后
果。而从源头发力，加强对犬
只的管理以及依法约束养犬
行为，以此减少狗咬人的发
生，才是更根本的。

预防狂犬病，需科普更需常态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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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摄像头维系医患关系难言和谐

□罗志华

9月23日，一名患者家属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讨要抢救病人时脱下的衣服和
财物，医护人员反复解释无效，
最终通过监控还原了事实真
相。目前，患者家属已向医院道
歉，双方达成谅解。（9月28日

《北京青年报》）
自从武汉市前段时间发生

一起“抢救患者遭索赔”的事
件，类似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

巨大反响。也许受前一事件影
响，上海这名患者的家属也提
出了几乎相同的诉求。这正是
人们所担心的：武汉的患者家
属向医院索赔或许有几分道
理，但动辄向医院索赔的情况
若形成破窗效应，其他患者及
家属也争相效仿，医患关系可
能会受到冲击和破坏。

向医院索赔，看上去是遵
守规则和法律的一种做法，至
少要比伤医或医闹强得多。
但也要看到，法律是解决问
题的最后手段，对于突破法
律底线的行为，我们要强调
依法行事，但不应提倡把最

后手段当成普遍手段，当道
德可以解决问题时，是不宜
先拿出法律这个武器的。也
就是说，在讨论医患关系时，
我们应该首先通过道德标准来
衡量是非，若还不行，才应该运
用法律标准来加以评判。

动辄向医院索赔，其实就
是抛弃了法律之外的所有手
段，直接选用了最后手段，其结
果是，它将倒逼医院也直接选
择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利。
比如到处安装摄像头，以便将
来能够自证清白；诊疗过程中
时时谨慎、处处小心，宁可患者
失去最佳的治疗方案，也不愿

自己失去法律的保护；在实施
诊疗之前，皆要患者和家属签
字画押，等等。这并非医院过
于谨慎，不过是受形势逼迫
而已，假如上海这家医院没
有在关键区域安装监控，又岂
能这么快就自证清白？

医疗具有不确定性，选择
诊疗方案有较高的风险，需要
医生具备一定的冒险精神。但
总是通过法律来处理医患关
系，让摄像头、协议书等成为
维系双方关系的常用工具，医
生就会渐失冒险精神，被迫以
自保作为优先考虑。这对医生
而言是不幸的，但受害最大的

仍是患者。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

是最高的法律。医患关系若想
往更和谐的方向发展，就不能
仅用法律来保底线，更要常用
道德手段。对于医生来说，敢于
为患者担当和冒险的高尚医
德，是一位合格医生的必备素
质，对于患者来说，向医院索赔
即使不违法，只要不合道德标
准也不行。这起索赔建立在谎
言之上，即使不构成违法，也应
该得到道德上的一致谴责。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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